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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传记：城市记忆书写的表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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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传记是在全球化、现代性与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写作形式，是城市记忆书写的表意

实践。其类型化特点体现于书写地方性记忆与精神、发明城市书写传统和建构面向未来的城市认同三个方面。
城市传记希望通过书写城市地方性精神强调人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在社会转型状况下对城市历史文化

记忆的重构，是一种传统的发明，以建构城市未来认同为目标，是以个人和故乡认同为基础的民族文化认同的

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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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发展及城市文化研究兴起，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这种书写与

人物传记相似，以史实为基础运用文学手法进行写作。本文认为书写城市的新方式具有较为明显的类型

化特征，是将“传记与方志的写法结合起来，以传记方式书写方志对象由此为城市纪史写传，这样的书写

是对城市进行的一种文学性、记传性写作。”〔1〕城市传记书写者也倾向于以传记方式命名其书写，“为一

个城市写一本书，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撰写一部人物传记。一个地方可以获得某种想象出来的人格特征，

乃至获得某种性别，并成为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角色。”〔2〕
作为一种新兴的写作形式，城市传记有着怎样的书写特点？是基于何种目的的写作？其书写与传统文

学对城市的书写有何不同？本文尝试就以上问题进行相应思考，并对城市传记的内容、特点等进行探析。

一、新兴的传记

文学对城市的书写自古就有。中国文学《诗经》“小雅”“大雅”中都有对周朝都城的描写，汉代文学家

以赋书写都城形成专写京殿苑猎的“京都赋”，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开创梦华体写作方式，后世多

有效仿之作，民国时期作家们以“梦华体”模式追忆北平之繁华〔3〕。现当代文学中有不少作家以书写故乡

城市而闻名，如老舍、张爱玲、陆文夫等。西方文学对城市的书写最早见于《圣经》，“占据城市叙述中心的

不是城市的建造而是城市的堕落与毁灭，对罪恶之城的诅咒和审判远远超过对于天堂之城的赞美和设

想。”〔4〕城市罪恶由此占据文学叙述的中心，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则认为罪恶之城与田园乡村是

文学被误解的传统之一。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学对城市的书写愈加普遍，波

德莱尔的巴黎、艾略特的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卡夫卡的维也纳等无不被读者熟知。
城市传记书写与怀旧思潮密切相关，而怀旧又与全球化、城市化相伴而生。其一，城市传记与全球化

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全球化造成的普遍性、标准化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地方文化成为人们希望对抗全

球化趋势的手段；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是一种地方化进程，“全球化自身在深层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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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乃至地方化的进程。”〔5〕全球化给人们生活带来全方位影响，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发生急剧变化与重组，使得各种问题成为全球化影响下的“全球地方化”问题。其二，城市传记的出现受到

城市化发展影响。随着城市化加快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不少城市建筑被拆除或重建，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人们对城市文化、古老建筑的怀旧成为寻找自身认同、应对社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一

剂良药。其三，从现代性角度看，城市传记的出现是包裹着怀旧思潮面貌的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

思，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对自身进行的“一种独特的表意实践，它不断反思着社会现代化本身，并

不停地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意义。”〔6〕
21 世纪以来，城市传记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出版与书写行为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如果说传统史诗、

诗歌、小说对城市的书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那么城市传记则是有意识的出版与书写行为。首先是与城

市传记相关的集体出版行为。近年各出版社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版了与城市相关的系列书籍：2010—2012
年花城出版社推出涉及 12 个城市“名城往事记忆之旅”；2010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书写广西壮族

自治区 14 个城市的《广西城市传记》丛书；2011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涉及 9 个城市“都市地理小丛

书”；2012 年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 8 个民国城市的地图“‘在民国’城市地图庋藏系列”；2014 年三联书店

推出“作家与故乡系列丛书”；2014 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城市家园读本·寻城记”，寻访 6 个城市；2014 年重

庆大学出版社推出“老城影像丛书”，共有涉及 6 个城市的 9 种图书。其次是作家有意识的城市传记书写。
面对迅速发展、变化的城市，作家们以怀旧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城市，这种形式的书写数量更为丰富，

形式也更加多样。北京与上海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首选的书写对象，城市传记作品数不胜数。其

他城市的传记作品也日渐丰富，且类似的书写在模式与数量上随着时间推移都在不断增长。
城市传记的书写传统源出有二：其一源自方志对城市的书写，作为官方记载一个地方的文本，方志内

容丰富、包罗万象。尽管存在书写者对地方认知的建构，“为地方上的人文传统创造一种连续性”〔7〕，但其

严肃性与客观性毋庸置疑。其二是笔记小说对城市的书写。笔记小说脱胎于地记，地记则是方志的发端阶

段，“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内容较为简略，神话和传说成分较多。”〔8〕地记中的神

话与传说为其后来发展为笔记小说提供了基础。《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等是笔记小说书写的代表，

尤其“《东京梦华录》抛弃了正史官样文章的途径，在宋代文学丛林里开辟出了一条以上下通晓的语言记

述市民日常生活，回忆都市繁华的笔记小说的创作道路。”〔9〕笔记小说不像方志那样枯燥、刻板地进行记

录，而是在灵动、随性的文字中描述城市，“史书上从来不会太措意描述城市的，而笔记里，那些城市却是

格外的鲜活。”〔10〕笔记小说是方志以历史方式书写城市的补充，是以文学方式书写地方与城市。
综上所述，城市传记是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受怀旧思潮影响对城市历史文化进行的重新书写，目

的是建构城市文化认同。城市传记的特点可从地方性书写、传统的发明、认同的未来三个维度理解。城市

传记主要书写城市地方性历史文化传统，既有现实需求又有未来指向，既有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记录与还

原，又有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想象。城市传记有意“发明”传统，希望通过传统的连续性完成城市认同建构，

通过怀旧书写或发明传统书写城市的过去，但书写目的却是指向城市的未来认同。城市认同是城市传记

书写的推动力，全球化与现代性背景下对于城市认同的需要促成城市传记的出现。

二、地方性书写

城市传记书写既包括城市历史，也包括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记忆。前者属于历史，后者属于文学，二者

书写方式明显不同，“从地方志到档案记录的官方和半官方记载，与同一时期的文学记载形成了发人深省

的反差。……文学往往更倾向于谈论这座城市本身。”〔11〕城市传记更愿意以文学方式处理历史内容，希望

通过书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实，书写内容并非历史学意义上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文学意义上关于历史

事件的记忆。即使是历史记录意义极强的照片，也由于与文字的互文而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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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对历史与记忆的区别有较为详尽的论述〔12〕。历史与记忆的不同揭示了文

学想象在城市传记书写中的作用，文学通过想象与书写将历史转变为城市记忆，城市传记表面书写城市

历史，实际是通过想象与书写完成城市记忆的复活与还原，从而完成城市历史建构。在历史纪实与记忆虚

构书写中一种新的历史———城市传记产生了。这种新历史依据现实需要，根据现实与过去的关系重新建

构自身，既书写城市历史又消解历史的严肃性与真实性，使其成为城市记忆，并赋予记忆连续性和同一

性，为城市认同埋下伏笔。
城市传记书写努力寻找并建构地方性精神。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

级和其他各种问题，更在于它的腔调———所发生事情的地方特色，并将其与什么能够发生的当地想象联

系起来”〔13〕。事情必然体现地方特色，地方特色就是地方性精神，它与地方思维方式关系密切。地方性既

包含地方所具有的空间含义，又强调事情发生的地方文化语境，地方性精神在地方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

影响下形成，同时又以理性形式影响着地方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英国地理学家迈克·克朗理解的地方性

是“一个地方特殊的精神。这个词告诉人们的是人们体验到一个地方那些超出物质的和感官上的特征的

东西，并且能够感受到对这个地区精神的依恋”〔14〕。迈克·克朗不仅强调地方性的精神特质，更强调文学

与艺术表现地方性精神的独特作用，文学与艺术能够深入心灵和情感领域将人与地方关系紧密结合在一

起，进行深刻而真实的表现。格尔茨与迈克·克朗都认为地方性精神对于地方具有独特的意义，能够超越

外在的、物质的东西深入根本。至于文学与艺术在书写、表现地方性精神方面的独特性，也可从黑格尔对

诗的论述中见出端倪，“诗人因此能够深入到精神内容意蕴的深处，把隐藏在那里的东西搜寻出来，带到

意识的光辉里。……语文毕竟是最易理解的最适合于精神的手段，能掌握住而且表达出高深领域的一切

意识活动和内心世界的一切东西”〔15〕。黑格尔认为相比于其他艺术，文学（诗）不受物质媒介材料的局限，

能够直接运用语言最深刻地表现全部精神意蕴。在此意义上，书写城市及其地方性精神的重任非文学莫

属。
城市地方性精神体现了人与城、城市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是城市传记的书写重点。不同自然地理

空间、外在物质条件形成不同的城市，人们的生产活动又孕育相应城市文化。赵园在论述北京的地方性精

神“京味”时曾对人与城、城市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进行描述：“‘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

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这人与城之间的关系的深刻性在于，当着人试图把那城摄入自己

的画幅时，他们正是或多或少地用了那个城所规定的方式摄取的。‘城’在他们意识中或无意间进入了、参
与了摄取活动，并使这种参与方式进入了作品。”〔16〕在复杂交织的互动影响中独特的地方性精神意蕴产

生了，它是某一城市区别其他城市的核心所在。城市地方性精神能够突出自身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因此城

市传记不遗余力地书写城市地方性精神。

三、发明的传统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晚近很多传统都是被发明出来的，“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

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17〕。城市传记书写在此意义上也是一

种传统的发明。在此需要将两种与城市传记有关的传统区分开来，以明确城市传记是被发明的传统这一

观点：一种是城市传记所书写的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另一种是城市传记书写行为。前者是城市传记的书写

对象，后者是城市传记出版与书写行为，本文所指“传统的发明”主要指后者，指城市传记出版与书写行为

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
作为被发明的传统，城市传记出版与书写具有仪式化和象征性特征，并通过重复性完成意义赋予。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

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18〕其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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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是一种重复性出版与书写行为。不同出版社不断出版与城市有关的传记，作家们也重复书写着城市

传记。有些作品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被出版，晚近又被再版，如林语堂的《大城北京》在 2008 年和

2015 年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如齐如山的《北平》《北平怀旧》《北平小掌故》三书以《北平杂

记》的形式于 2015 年被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这些作品内容与初写时相比并无变化，但重复性出版行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赋予作品新的意义：它们以写下城市历史记忆的传记形式被重新认知。有的作家则从

不同角度反复书写城市传记，如于坚在 2000 年写下《昆明记》，2015 年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再版《昆明记》；

海男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分别写下《新昆明传》和《滇池传》。他们希望在反复书写中赋予城市及其历史文

化不同意义。其二，重复性出版与书写形成重复性阅读，在重复性书写与阅读中作者与读者赋予被阅读对

象以神圣性，书写与阅读成为仪式性膜拜城市的重复性行为。作者与读者可以熟悉与城市有关的历史文

化事件、沉浸于城市的历史记忆之中，一方面在观照城市历史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建立自身与城市及其历

史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对城市发展的未来期待中形成城市认同。书写与阅读行为既指向城市过去又

展望城市未来，还包含现在对稳定性的追求，以应对流动的现代性，时间向度的过去、现在、未来和空间向

度的城市与人相遇，人与城在时间与空间上融为一体。
城市传记也是在集体记忆框架下对城市集体记忆的书写。出版社或作家的出版与书写看似个体式行

为，城市传记实则是根据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集体记忆框架进行的书写。出版社与作家通常“通过把自己

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19〕，他们依据集体记忆框架能够重建城市意象并书写城市记忆。如果说哈

布瓦赫在论述集体记忆时认为家庭、宗教群体、社会阶级等是集体记忆的框架，那么在城市传记书写者看

来城市也是集体记忆框架之一，它能够将有关记忆组织起来并被人们回忆。在扬·阿斯曼看来城市传记书

写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人类维持其本质能够代代相传的方法，也是一个社会能够重构自我文化身份的

凭借，“文化记忆的概念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

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20〕。凭借文化记忆每个群体都可以建立自

我意识，将自我形象、仪式保存下来。城市传记正是在文化记忆基础上书写城市建筑、历史、传说等意象，

建构城市形象以完成城市认同。
城市传记还是基于现在而对过去进行的重构。城市传记书写是由于社会现实急遽变化导致旧有传统

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不得不“发明”新的传统以适应社会需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

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

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21〕，传统的发明会更为频繁地出

现。中国城市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红利的同时也承受着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的结果：城市规模

快速扩张、人口急剧增加、建设日新月异、社会关系重组、传统心理结构改变……在此背景下，旧城与新

城、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整体、记忆与认同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城与人如何发展、如何面对自我成为无

法回避的问题。面对困境，过去成为城与人认识自我的“他者”与起点，城市过去被依据现实需要重新书写

与建构，其“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

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

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22〕。然而，城市传记以怀旧的方式

回到过去，却以不曾预想的方式重构了城市传统。
城市传记以发明传统的方式回应现实变化，也由过去与现在的同一性引出身份认同问题，就此意义

上而言，城市传记指向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四、建构的认同

城市文化是城市传记认同书写的基础。如同民族性以共同的民族文化遗产为文化认同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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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也为城市传记提供了认同基础并且“培育了一种差别感：它本身就说明自己不同于其他”〔23〕。文

化认同性的三重维度〔24〕是文化认同的表征，以此为准绳能够辨析城市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所在：从历史

角度看，尽管城市文化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有所变化，但认同的文化基础保持稳定；从社会学角度看，人

在城市的活动创造了相应文化，城市文化又反过来规范着城市中人的活动，人与城市文化的双向动态影

响是人与城关系的写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人在创造城市文化的同时已经认同自身活动创造的价值观，

并由此形成城市认同，实际上很难泾渭分明地厘清人们认同的是城市本身还是城市文化。
在全球化与现代性背景下，城市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和现代性进程造成

时空压缩（哈维），形成脱域机制（吉登斯），导致时空和社会关系重组，人所栖身的社会、文化环境面临重

组，本土文化兴起和全球化、现代性的共同综合发展就是一种文化融合、重构的发展过程。城市文化成为

此背景下民族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城市认同取代民族文化认同成为文化认同的新形态。这一文化认

同的流动性和变形过程与时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如果说 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是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

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则是以经济意识形态为主导。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中认同基础是新政

权形成的新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融合与百花齐放说明以多元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新的民族国家能够兴

旺昌盛，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得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化认同涵化为一种新的文化认

同，民族文化或民族身份不再被刻意强调，经济发展和奔向小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较灵活的经济

主体，城市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加之人们对小康社会的祈盼与想象、日常生活审美化等

使城市与城市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愈发举足轻重。于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城市文化就成

为缝合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中介，城市文化认同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与具体表征。
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继续，城市传记对认同的书写还隐含两种深层的认同书写结构：其一是现代社

会中个人认同的需要，其二是故乡书写的继续。城市传记是这两种认同书写的延续或变形。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急遽变化重组，传统文化观念被摧毁，个人身份认同成为

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在冲突与断裂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完成自我定位？如何保持自我的连续性、同一

性？如此种种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现代社会发展使认同焦虑成为一种症候，对自我同一性的追

寻成为解决认同焦虑的有效手段，因为只有在不为时间的多变性和空间的多重性所左右的同一性之中人

才能保持自我，从根本上来讲认同就是个人自我的认同。个人认同需从两个层面确认，“从历时性的层面

来看，身份认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个体历史建立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共同作用这一

过程，而个体的身体性以及与其关联的感性感知世界的方式是认同的核心。……从共时性的层面来看，身

份认同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25〕。城市传记书写从历时、共时两个层面将个人认同与城市认同缝合

并完成对自我认同的确认：历时性层面，城市传记以个人焦虑为起点追寻城市历史过去，目的是确定可知

的未来，城市传统的同一和未来的可知有助于自我认同确认；共时性层面，自我认同的同一性需求被建构

为城市文化认同，个人认同需求被城市传记缝合至城市文化的同一性书写。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个人认同与城市认同的缝合是个人认同转向社会认同的过程，也是将个人范

畴化的过程。社会由不同的社会范畴组成，社会范畴如民族、国家、阶级、宗教等相对稳定，“满足了个体和

社会对于秩序、结构、简洁和可预测性等的需求”〔26〕，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且先于个体存

在。为加强对自身认知，个体需要将自我放置于相关社会范畴中———自我范畴化，“某一社会范畴或群体

的所有成员均被感知或判断为拥有某些共同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将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分开来”〔27〕。
如此一来个体完成向群体的转化，也完成社会性层面的自我认同建构。独特性、差异性鲜明的城市在现代

性身份焦虑背景下成为个体认同的社会范畴，城市传记正是利用这一点建构人们的社会认同。
中国文学历来有故乡书写的传统。无论是现代时期知识分子为追求个人理想、化解现实矛盾对故乡

进行的书写，还是新时期人们在寻根文学感召下返回故乡与传统的书写，抑或在怀旧思潮影响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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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故乡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传统的故乡书写能够满足人们情感的需求，如今传统的故乡书写逐

渐被城市传记书写所取代。
城市传记书写与故乡书写具有相似之处，差异也同样明显。首先，作家书写故乡多源于时间上对童年

记忆的回忆、空间上与故乡的分离，书写具有较强怀旧意味。城市传记书写也可能源于作家对童年的回

忆，但不一定表现为空间上与城市的分离，其书写尽管也怀旧，但更多表现为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建构。其

次，如果说在故乡书写中传统尚能为个人认同提供相对稳定的保障机制，故乡书写能够满足安全感追求

的话，那么城市传记是个人将认同缝合于社会认同或城市认同的过程。吉登斯认为晚期现代社会中的自

我面临统一与破碎、无力与获取、权威与不确定性、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等多方面两难困境〔28〕交织

的威胁，人们很难从传统那里获得稳定的保障机制，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重构。城市传记书写就是在故乡书

写基础上对传统重构的一种努力。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人对自我认同的追寻需要通过自传方式完成，需

要将传统稳定机制缝合于现代社会之中。由于此时的故乡已非童年模样，人们无法再以故乡怀旧方式进

行自我认同建构，只能将目光转向当下生活的城市及城市生活方式，书写当前城市现代生活方式成为不

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我们不仅追随生活方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被迫如此。……它

们为特定的自我认同叙事提供了物质形式”〔29〕。个人自我认同叙事被迫缝合于现实生活城市的认同叙事

书写之中。

五、结语

作为一种文化表意实践，城市传记书写深受全球化与现代性影响，是基于现实认同焦虑对城市历史

文化进行的重新书写，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城市传记是在方志与笔记小说基础上进行的文学而非历史

式书写，在寻找与还原城市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过程中努力寻找城市地方性精神意蕴，在建构城市历史

文化传统的同时树立城市精神的地方性标签，既能够应对全球化与现代性带来的影响，又能为城市认同

建立基础。在此过程中城市传记缝合了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并以个人认同和故乡书写完成民族文化认

同的具体化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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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Biography: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 of Urban Memory Writing

LU Jianqiang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Urban biography is a new form of writing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nd urbanization, which is the signifying practice of urban memory writ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writing of local memory and spirit, the invention of urban writing trad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urban identity.Urban biography hopes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place by writing the local spirit of the city. This is not only a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but also a traditional inven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aims to construct urban identity.Urban identity is based on personal identity and hometown identity, and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urban biography; local writing; traditional invention; urba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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